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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穿过安康新城北门这座古老的城门洞，
拐进前面这条幽深小巷时，被空气中弥漫的“五里
稠酒”的香甜所醉迷，瞬间勾起酒瘾，引发说酒的
冲动。

我之与酒的接触，大约是在十来岁的时候。
我二叔父家的厨房门背后，放着一口水缸，不

大，缸里装的不是水，而是酒，好像是柿子酒、甜秆
酒或者拐枣酒。 我和弟弟二人时不时偷偷地溜进
去，揭开缸上的棉盖，用茶缸子伸到缸里舀来喝。
开头觉着好辣好呛，呛得老咳，可“偷”喝遍数多了
也就慢慢适应了，有了“酒量”。

由此破蒙，与酒结缘，步入酒鬼行列。
后来饮酒，量虽不大，但很刁，很挑剔，低度的

不喝，要在 50 度以上，52 度到 65 度的最好。 当然，
稠酒、啤酒、葡萄酒例外。 香型也挑剔，挑剔得近于
狭隘，或谓固执，只喝浓香型和凤香型的，其他的
什么酱香型、清香型、米香型、豉香型、馥郁香、特
香型等等，统统地不喝，就连中国第一名酒茅台，
也不喝，送我也不喝。 有一年，外甥从老远的地方
来看我，很用心地在礼品中带了两瓶茅台酒，我很
高兴。 我们聊了许多他童年的趣事，其乐融融的。
临别时，我说，侄儿，其他的我都留下，就这茅台我
不喝，你带回去吧，别放在这儿被糟践了。 他不肯，
我急了冒出实话说，留下，我也许会用它炒菜，做
了料酒。他沉了心情，勉强而遗憾地依了我。 之后，
我想，我这做法是不是有点像“买椟还珠”，可笑？
幸亏是亲外甥，要放在朋友身上，岂不令人尴尬！

我初识茅台是在一位老朋友家里。 我去他家是
掌灯时分，他刚吃过晚饭，很遗憾地说，怎不早点来，
一起喝两盅。说着便命夫人赶紧倒杯酒来。我没问什
么酒，从他的表情看，是一种稀罕金贵的酒。 接过酒
杯看了看，便徐徐地饮了，面部几乎涩辣出来，但忍
住了，违心地连说，好酒好酒！他这才神秘地告诉我，
是茅台。 我噢了一声，接说，难怪难怪！

自那以后，我就同名酒闹了“隔阂”。 就像粤人
不习惯于川菜一样，我不习惯于某些名酒，仅仅是
个口味偏好问题。

名酒究竟什么味儿？ 我一直形容不清楚，说不
出个“子午寅卯”。 有次，在一位朋友的家宴上，也
有一位不习惯喝国内某款名酒的“伙计”，他脱口
说出，某款名酒的味道就像农家新烤的苞谷烧，一
股木筲味儿。 木筲味儿就是土法烤酒用的木甑子
的木头味儿。 我一下子被点通了，对，就是木甑子
味儿，很贴切！ 这是第二次听到的对某款名酒的评
价。 但似乎都是歪评。

对于酒的香型和度数高低的喜好，是“油炒菠
萝菜，各取心上爱”，没有什么优劣高下之分，自己
喜欢哪个就宠哪个。 “某款名酒”当然是上等好酒，
但无福消受也是白搭。 无须为了虚荣，显示身份或
富有，刻意向那个“高档”上靠。 比如咱陕西的“西

凤”“泸康”“城固特曲”等等，香绵醇，在我，它们堪
比“茅台”，堪比“五粮液”……

至于酒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以余之见，琼
浆玉液，自然是个好东西。 它可以给人灵感，激发
人的思维灵性，放飞想象力，尤其对于文人，从酒
浆中也许会腾地一下冒出惊世之作来， 就如李白
的斗酒诗百篇一样。 也正如杜甫所吟：“白日放歌
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李清照“溪亭”一醉，醉
出一首千古绝唱《如梦令·误入藕花深处》，传诵至
今，无人能及。 何由？ 灵感，酒之灵感也！

酒能让人变得豪爽大气，慷慨无私，解囊助人，
毫无保留。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
同销万古愁。 ”倾其所有，毫不犹豫，买酒待客，一醉
方休。 此时若向李白再有所求，他肯定会如子路一
般“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酒能激发人的潜能，给人力量。 曾经有一位脚
夫，为供销社挑运货物，行走在山间小路上，累了，
乏了，饿了。 此时恰遇一个路人，便向那人求助一
点吃的。 那人看了看他的货担，笑了说，你这不挑
的有酒吗？ 拿一瓶喝了，不就有劲了！ 酒是粮食之
精啊！ 他说，酒是公家的，不能喝。 那人又笑了说，
你挑到了，把酒钱交了不就对了。 他终于被点醒，
立马拿出一瓶酒来咚咚咚喝下几口，停了会儿，果
然浑身热乎起来。 于是，挑起货担腾云驾雾一般飘
到了供销社。 飘忽中，他信了，酒真能给人以力量。

酒是宽心物，销魂汤，借酒浇愁，一醉解千愁。
酒是和气物，但凡朋友相聚，密切关系，加深

感情，必须有酒；甚或有间隙者，借酒化解，把酒言
欢，尽释前嫌。 但若过头，单单靠酒保持关系，则会
沦为酒肉朋友，太俗了。

酒是中介物，催化剂，但凡做生意，谈协议，签
合同 ，都需有酒 ，酒能起到 “穿针引线 ”的催化作
用，让不相识的双方相识，相交，相知，而后做成生
意伙伴，互惠互利。

酒是喜庆品，但凡欢庆年节，欢庆胜利，欢庆
高中，欢庆高就，婚姻嫁娶，生日寿宴，都需有酒，
而且放量畅饮，吆五喝六，欢声笑语，热热闹闹，喜
气洋洋。

但，小心，酒也是危险品，坏东西。 酒杯一端，
政策放宽，丢掉原则，丧失立场；有的醉令智昏，胡
言乱语，丑态百出，断送政治前程；有的打架斗殴，
伤人伤己；有的醉驾惹祸，锒铛入狱；有的伤肝伤
胃，弄坏身体，后患无穷。

所以，饮酒勿过量，千万别酩酊！ 做到“好花半
开，美酒微醺”。

下笔说酒之前，本人未曾抗住诱惑，悄悄溜进
一家“五里稠酒馆”，就着安康蒸面，美美实实嗨了
两大碗，其佳有如“绍兴加饭”，清凉甘洌，很爽很
爽。 借着酒劲，提笔落墨，记下这段文字，但愿说的
不是醉话。

“ 凡 人 之
情,穷则思变。 ”
犹记当年西安
铁路局所属西
安 、宝鸡 、安康

三个分局中，皆公认安康分局文协最为
活跃，搞文学写作、书法绘画、文艺表演
的人才最多，皆因安康铁路的生产生活
环境最为艰苦使然。 其中众多文友由此
改变了人生轨迹，从安康铁路分局越过
秦巴，在更广阔天地纵横驰骋 ，有的已
赫然成为国内知名作家、画家 、书家等
名士，马士琦先生是其中佼佼者之一。

马士琦如今的文艺“头衔”很多，书
法家、作家、资深评论家。 而当年我们认
识的时候，士琦还是安康铁路分局所辖
襄渝线紫阳火车站公安派出所的民警。
小站之艰苦非亲临不得其味。 援引著名
作家杜光辉先生对小站艰苦描述的一
段文字，“具体工作是上山维修通信线
路。 一周六天，每天都要背着几十斤的
脚扣、安全带、横担、瓷瓶、工具，攀山，
爬电杆。 这里偏僻、闭塞、荒凉，但不缺
衣食住行，唯缺异性的爱抚和个人问题
的需求， 过成年男子的正常家庭生活。
举目四望，除了山还是山，头顶一溜蓝
天，远处的天被阻挡到山外边。 女性的
容貌、声音和温柔，在记忆里一遍一遍
咀嚼，越嚼越香，余味不绝，收获的是更
加的焦灼，还有无望的期盼。 ”士琦在紫
阳站派出所，虽不用每天背着几十斤的
工具爬电杆，但是翻山越岭过涧爬坡还
是每日必做的功课。 正是这种艰苦生活
激发了马士琦等一批有志青年，把同事
们“打麻将”的时间用来学习和写作，经
过多年打磨锤炼，终于修得“正果”。

也许是因环境艰苦和共同的奋斗
经历， 安康铁路分局有一个优良的传
统，就是“文友相亲”。 当士琦开始走上
写作之路， 写了一些身边的好人好事，
在铁路局和地方的报纸上一篇篇发表
出来，博得广泛赞誉。 不仅如此，那时我
知道士琦曾在《中国青年报 》半月之内
连发两篇一两千字的头条散文特写，令
人刮目相看。 一篇是 1980 年 8 月 16 日
二版头条的 《座座桥隧连接万里铁道
默默劳动保证列车畅通》， 写的是两位
青年女桥隧工努力奉献，为工区做了许
多好事的故事； 另一篇是同年 8 月 30
日二版头条的《养路工有人爱》，写的是
勉县工务段三对青年养路工互帮互励，
互敬互爱，共同进步，多做贡献的故事。
随后均被《西安铁道》报等转载。 在初学
写作的分局通讯员中成绩颇大，然而士
琦很谦逊， 毫无保留地谈他如何学习、
如何写作，让我也受益匪浅 ，直恨相见
太晚。

不久，士琦被调到安康铁路公安分
处。 后来，安康铁路分局党委书记点名

马士琦创办一期配合全路安全宣传月的
“职工人身安全教育专辑”《警笛》报。 士
琦接受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后，从约稿、采
访和编辑到书写报头，请领导审稿，联系
安康日报印刷厂全靠一人完成， 一周后
将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一沓八开四版 《警
笛》置于书记案头时，书记惊喜地看着士
琦十多秒后才看报： 头版右上角是士琦
行书“警笛”竖式报头，在“切实加强人身
安全 防止职工伤亡事故 ” 通栏标题
下，有领导署名文章、有关安全报道两篇
及简讯 5 条； 二三版有典型案件、 有评
论；四版为副刊。 书记放下《警笛》，高兴
地说：“内容丰富，版面明确，可读性强！
填补了我分局没有报纸的空白！ ”

士琦的另一个艺术特长是书法，而
当年我知之不多。我们近四十年不见，如
今士琦已是具有高级职称的知名书法
家，多次担任全国书法大赛评委。 而《安
康铁道报》 创刊号头版就有他的题词墨
宝：“豪饮汉江水；高坐巴山云。 ”他的书
法作品数十次在海内外参展并数度获
奖， 在 《中国书画报》《书法报》《解放军
报》等数百家报刊发表数千幅。中国作协
原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贾
平凹先生分别为其题词：“和墨铸剑独无
声”“道德风骨，器识文章”。 士琦书法作
品被海内外纪念馆、陈列馆、图书馆、博
物馆等众名胜、大单位收藏和刻石。

几十年来士琦非常热衷于公益事
业，曾多次应邀为军营、学校、铁路、航天
等众多省内外单位书赠书法作品千余
幅，为希望工程、赈灾、扶贫、抗疫、帮扶
寒门学子等公益
事业捐赠、 义卖
书 法 作 品 数 百
幅， 应邀为多所
中学的高考生免
费 讲 解 规 范 书
写， 深受众多师
生和考生家长的
称赞。

我与士琦分
别已近四十年 ，
当年我俩同为偏
远山区业余通讯
员， 如今士琦已
是名人名家 ，恢
复通信后我仰慕
大名， 试着向士
琦求一幅书法 ，
谁知士琦欣然应
允。 收到士琦墨
宝，我大喜过望，
随口吟道：“士琦
士琦，士中之奇；
一日成名， 永不
居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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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诗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体，自诞
生之日起，就没有像诗歌、散文、小说那样魅
力四射，它的受众面一直狭窄，文坛似乎从
未对它投注过青睐的目光。 我曾想，造成散
文诗这种文体遭遇的原因是什么呢？ 立足于
散文，它是诗的面目；而游弋于诗中，它则是
散文的形态。 表面看，它兼顾了散文及现代
诗的基本元素，俨然具有两栖性。 但它不是
诗，也不是散文，它的归属意义变得十分尴
尬。 它虽被排斥在诗和散文之外，而作为一
种“独立”的文体，却又常常被诗与散文所羁
绊、所裹挟，它站立的姿态没有人们想象的
那种无拘无束的洒脱。

一
也许在某些人的眼里，散文诗是一个怪

胎：它被诗排斥，被散文挤兑，它的生长空间
十分有限。 其实，这一切都不是事实，或者说
都是一种假象。 散文诗的双重性，并非是它
处境尴尬的原因，双重性恰恰代表了它的特
点、它的无限延伸的精神向度、它的超迈诱
人的品性和气质。 散文诗不是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中国早期的很多文学篇章，其实都充
溢着浓郁的散文诗的气息，如老子的《道德
经 》、庄子的 《南华经 》、王羲之的 《兰亭集
序 》、郦道元的 《水经注 》、刘勰的 《文心雕
龙》、王勃的《滕王阁序》、柳宗元的《永州八
记》、刘禹锡的《陋室铭》、范仲淹的《岳阳楼
记》、苏轼的《前赤壁赋》、周敦颐的《爱莲说》
……这些数不胜数、耳熟能详的典籍 、篇章
里，很多脍炙人口的句子，无一不飘逸着散
文诗的形态和风韵。

而散文诗成为一种真正独立的文体，则
肇始于五四时期，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新文化
运动的先驱、 文学家兼诗人的刘半农，1917
年 5 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
观》，文中提出“增多诗体”的主张，认为：“诗
律愈严，诗体愈少，则诗的精神之受的束缚
愈甚，诗学绝无发达之望。 试以英法两国为
比较，英国诗体极多，且有不限音节不限押
韵之散文诗。 ”自此，“散文诗”这一新型的文
学形态，开始在文坛流播，并逐渐成为现代
文学史上的一道景观。 刘半农关于散文诗的
倡议，显然受西方诗学的影响，他所言说的
散文诗完全是从诗的肌体中剥离出来的，充
满着解构主义的味道，这与中国的国情是不
相符的，我前面提到中国早期的散文无不蕴
含着散文诗的无穷韵味，只是那时还没有文
体上的分野，更无散文诗之一说。 但散文诗
作为一种美学形式，它的基本雏形已经存在
于洋洋大观的散文之中了。

刘半农从西方引进散文诗的创作观念，当
时的文化圈曾产生一定的反响，一些文坛大腕
积极参与，并身体力行地进行了散文诗的写作
实践，先后创作了大量的、颇有质量的散文诗，
如沈尹默的《三弦》、胡适的《看花》、沈兼士的
《春意》、刘半农的《静》《雨》，都较好地表现
出了散文诗的意象之美。 而他们中间，鲁迅
的散文诗的成就应该是最高的一个。 1927 年
鲁迅出版散文诗集《野草》，它被中国现代文学
史誉为第一部散文诗。 “《野草》与其说是一个
写作的文本，不如说是生命追问的过程，是穿
越绝望的生命行动，它伴随着心理、情感、思想
和人格的惊心动魄的挣扎和转换的过程，鲁迅
的诸多精神奥秘蕴于其中。 ”《野草》的真正的
美学价值， 除了深蕴其中的思想和哲理外，在
艺术表现上，它开拓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和中
国气派的散文诗学，它“把散文诗的抒情特点
及诗的意韵发挥到了极致。 ”鲁迅的散文诗所
追寻的路径，是中国化的，但又不排斥西方诗
学，它的隐晦的、深刻的、警策的语言，在一种
整体象征性的修辞语境中， 将梦幻般的情绪
揭示得惟妙惟肖。 既秉承中国传统，又大胆
汲取西方诗学的有益元素，这就使得《野草》
一亮相诗坛，就格调高雅，气质脱俗，以至成
为后来者无法超越的经典。

二

从第一部散文诗集《野草》的诞生，中国的
散文诗的发展几近百年。但在行进过程中却依
然多有羁绊，散文诗在散文与诗的缝隙中摇摆
不定，这种文化生态下的尴尬，对散文诗的自

在发育和生长，一直缺乏延展的空间。 更大的
问题是，自鲁迅的《野草》诞生之后，关于散文
诗的创作，似乎并未出现令人欣慰的热潮。 那
种思想性、艺术性均达极高水准的散文诗诗人
可谓凤毛麟角，而具备鲁迅那样的大师级的散
文诗诗人再未出现过。从 1927 年，第一部散文
诗集《野草》的问世，散文诗的历史长度几乎与
白话诗相当 （白话诗起于 1920 年， 以胡适的
《尝试集》为时间节点），在这段近百年的“历史
长度”中，我们其实清晰地看到，散文诗留下的
断点太多、空白太多，鲁迅所开拓出的散文诗
的创作路径，没有谁去接力，更何谈发扬光大。
我们说，《野草》是散文诗最伟大的存在，但这
样的存在毕竟是孤峰耸立， 没有与此相对应、
相烘托的风景，那么，即或是伟大的存在也让
人感到一份冷寂。而与散文诗年龄相差无几的
白话诗，自《尝试集》后，就一路高歌猛进，可谓
千帆竞秀、百舸争流，短短的百余年时间，现当
代诗坛上大师辈出，这种血脉赓续，前拥后推
的结果，使得白话诗浪潮迭起、群峰绵延，其景
象蔚为壮观。

其实，刘半农早期提出的散文诗观，并不
是为了构建一个新的文学门类，他的目的性是
十分明确的，即“增多诗体”，这就是说散文诗
只是诗的一个分支， 它的诗的属性并未改变。
由于散文诗没有独立出来，她的文学品格和自
身特点便无法凸显，它只是混同于诗中的一个
“增多的诗体”而已。 鲁迅的《野草》，我以为不
是对刘半农散文诗观的践行，《野草》的散文化
趋向明显突出，按鲁迅自己的说法“大抵仅仅
是随时的小感想。 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
时措辞就很含糊了。 ”刘半农关于散文诗的倡
导与鲁迅创作的《野草》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
联系。 《野草》是鲁迅精神苦闷、矛盾和彷徨时
的作品，这些短章中，既有厨川白村的影子，又
有尼采的影子，还有屠格涅夫的影子，但它所
透出的精深的内涵和高贵的气质，无不是鲁迅
思想和精神的折射。因此，这一组短章，它的出
现便带有一种清新脱俗的锐气，同时，它的散
文化趋向中又弥漫着浓郁的诗意。 文体上，它
处在散文与诗之间， 但完全划入散文或诗，似
不确切，现代文学史将其定位“近于散文诗”，
这虽是一个事实而非的定位，但却有意识地在
印证刘半农散文诗观的成立。从当代文学发展
的视角看，鲁迅的《野草》实实在在丰富和拓展
了刘半农的散文诗观，可以这样说，鲁迅才真
正为我们构建了一种全新的文体，这种文体虽
冠之曰“散文诗”，但他和刘半农提出的散文诗
在概念上已有质的区别， 刘半农的散文诗观，
只是为了“增多诗体”，所谓的散文诗依然是诗
的一个类别。 鲁迅的散文诗观蕴藏于 《野草》
中， 他以一个思想家和艺术家的独特构思，践
行了散文诗这一新文体的方向：鲁迅为我们精
致地呈现了一种散文的品相，即在思想浇筑的
文字中，让诗意与情感水乳交融、气血贯通；在
栩栩如生的镜像中，精神宛若夏花灿烂，而人
们所获取的则是苍穹般的深邃和悠远……这
或许才是我们真正所期待的文体———“中国
化”的散文诗！

三

我前面曾提到，中国最早的散文中，有类
似散文诗的东西，它们大多内植于散文中，并
与散文构成有机的整体。 而作为一种相对独
立的文体，散文诗一直未能分离出来，这只能
说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 五四运动以后，
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新文化的先
驱们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从各种黑暗势
力的围追堵截中脱颖而出，一时在思想和文
化领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热潮。

而散文诗这种没有束缚、短小自由的文
体恰逢其时、应运而生。 然而，文化启蒙的初
期，我们对西方艺术观念的态度是一股脑儿
地接纳，很少有谁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合理地
消化吸收，表现在散文诗这种文体的学习上，
我们对外国作家，尤其是对波德莱尔、泰戈
尔、纪伯伦以及苏联作家屠格涅夫、高尔基等
文学巨擘，崇拜之情是近乎狂热的，这种狂热
的崇拜心态导致不少人藐视传统、抛弃传统，
以模仿这些大师的手法和腔调为荣，于是，我
们的散文诗自襁褓诞生之日起，就深深打上
了外国的印记。

崇尚西方文学，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回望
自己的历史的时候，找到最佳的切入点，单就
一个概念，就完全否定一种文体的存在，这绝
对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关于中国有无散文诗， 一直未有定论。
著名散文诗诗人柯蓝是坚定站在中国没有散
文诗这一立场上的反对者，“中国古代长期处
于封闭的封建社会，在严格的诗歌规范和思
想的束缚之下，不可能突破诗词歌赋和中国
散文的严格传统，而产生灵魂自由的散文诗
这样的新文体的。 ”话说得确实有点绝对，事
实上，中国早期也没有报告文学之一说，第一
篇报告文学《包身工》诞生于五四时期，它是
中国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 然而，这种纪实
性的文体，在中国古代的史传作品中其实早
已屡见不鲜，如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本纪”
“世家”“列传”等，可以说开了纪实文学的先
河。 因此，中国早期没有散文诗这个概念，不
代表没有类似的散文诗这种文体形式的存
在，我前面已经说到，那种镜像表达的方式，
是中国人情感释放的特点，但这种释放绝不
是肤浅的，它是在一种诗意的缠绕中，映照出
情绪的波动，其镜像之美恰恰是诗意之美、人
的心灵之美的反映。 从这个意义说，要构建
中国的散文诗学，必须扎根本土，对西方的东
西我们也要采取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的态
度，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只有如此，我们才会
写出具有中国品位、中国特色的散文诗。

进入 21 世纪以来，散文诗依然是一个模
糊不清的概念，它的尴尬处境非但没有解除，
相反变得更加模棱两可。 倘若没有鲜明的文
体意识，散文诗便无法实现自身的纯化。 其
结果是随着时间的消磨，这种新的美学形式，
将被诗歌和散文完全消解。 那么，我们近百
年的散文诗探索将付诸东流。树立文体意识，
就是我们要规范散文诗的写作程式，要厘清
散文诗与诗歌、散文在艺术表现上的差异，至
少要有一个相对明晰的边界，在是与非上不
能含糊。 对此，我认同柯蓝先生对散文诗的
一个基本界定：“散文诗只是诗的情绪、诗的
意境，只有诗的魂，却没有诗的外壳。 它是诗
的散文化。 但是，散文诗却又不是散文，更不
是抒情散文。它比抒情散文更浓缩、更凝聚。”
柯蓝表达了两重意思：一是散文诗是没有诗
歌形式的“诗”，而诗意的蕴发和揭示，是散文
诗的魂魄所系；二是散文诗是被诗化了的“散
文”，这怎么理解，就是说散文诗吸收了抒情
散文的特点， 在抒情表现上则更加简省、凝
练、传神。

著名文学理论家李标晶认为散文诗除了
表象功能外，还有表情功能，对此他认为：“散
文诗语言具有表现性、描写性、精确性、多义
性和灵活性的品格，因此，它具有词的组合的
无限性和修辞手法的丰富性；散文诗的语言
与意向的酝酿、组织同时进行，因而意向与情
感处于同一动态结构，语言就自然地传达出
内在情感的发展过程。 ”

柯蓝、李标晶均从散文诗的艺术表现的
角度对其边界进行了确定，但这并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散文诗自身的独立性的问题，中国
的散文诗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行进，我们的路
标在哪里？ 解决了文体意识后，我们该着手
解决的恐怕应该是散文诗的“中国化”的问
题，如果不坚守这一点，我们所谓的散文诗在
美学形式上还是飘忽的，没有自己的内涵和
底蕴，我们的散文诗的体系构建，就如同没有
基石的楼盘，看似巍峨宏大却底座虚浮。 中
国化，就是根植于传统，在继承和发扬中日臻
完美，同时，对古典文学中多样化的文体我们
也要勇于借鉴和改造，并以此提升和增强散
文诗的美学情趣；中国化，就是要坚定地沿着
鲁迅的《野草》开拓的方向，继续扩大我们的
视域，紧随时代脚步，关注社会痛痒，歌颂祖
国的光明前景；中国化，就是要以开放的辩证
的眼光，汲取外国的散文诗的优长，我们要善
于从两个方面去学，一是表现形式，二是思想
哲理。 要在高度领悟中有所发现，有所斩获。

总之，中国的散文诗虽已走过近百年的
发展历程，但它潜在的生命力还处在青壮时
代，它的勃勃朝气，其实才刚刚被发掘出来，
而作为一种新的美学形式的存在，它的力量
的积蓄、喷发，将在二十一世纪文学天空辉煌
显现。 我坚信，《野草》之后，中国散文诗的宏

在突破与赓续中构建“中国化”品格
———散文诗创作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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